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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                                     栏目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谈到幻想文学，当下最流行的自然是“玄幻”和“奇幻”两大概念，如若进一步细

分，则玄幻似乎有些“中国化”传统，“奇幻”则多指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魔幻文学。而在更高层

次上，无论是玄幻还是奇幻，都是立足于现实场景形成区别的幻想场景，并在思维方式上自发地与

现实场景区别开来，即马睿所说的“以玄幻式的逻辑来解释故事的来龙去脉”。因此，对幻想文学

本质层面的追根溯源式探求，就可以在思维逻辑与形式构建两个方面来展开。就思维逻辑而言，《庄

子》是中国早期幻想思维的集大成者。庄子本人并没有为这一思维方式定名，但同为道家鼻祖的老

子却明确说：“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我采取的是汉初通行的帛书《老

子》文本。所谓“两者”，应即同一章里老子所称的“无、有”或者“道、名”。到三国时王弼校注

的《老子道德经注》，上述文本成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如果

说在汉初，玄是道与名或有与无的别名，到三国林下风流之际，玄就成了有与无、道与名的高层次

超越性的结合体，成为一种凌驾于现实场景之上的思维方式和世界图景。而中国玄幻文学之幻想形

式的展开，也就正是在这一思维层面的意义上成立的。无独有偶，在魏晋之际的玄学兴起又随即衰

落不久之后，十六国时期汉译的《法华经》，很快成为中国最为流行的通俗诵读佛经，其雄奇瑰丽、

宏博恢诡的幻想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的玄幻思维，其奇观式的感官形象体系则将原本具有哲学

沉思韵味的“玄幻”思维一改而为激越飞扬的感性韵味的“奇幻”思维。而在不久之后，中国小说

的主流幻想方式，也就由“志怪”一变而为“传奇”了。本期《由玄幻到奇幻：<庄子>、<法华经

>幻想思维比较研究》一文，就尝试沿着这一思维路向对中国玄幻与奇幻的思维方式形成进行探讨。

正如《法华经》所提供的感性奇观，到了当代社会影像成为一种大众流行媒体之后，视觉奇观或影

像奇观大举进入幻想文化，而在文字层面上，即又发生了关于“新视觉创作”的走向，沧月的《镜》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媒体影响下的玄幻文学新视觉创作——以沧月<镜>系列为例》就尝试去

描述并解释这一新的创作走向。 
 

由玄幻到奇幻：《庄子》、《法华经》幻想思维比较研究 
李  琳  韩云波 

（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北碚  400715） 

 
 

摘  要：《庄子》是以“玄幻”为其表达方式的，这种中国本土的幻想思维和《法华经》的奇

幻表现相融合，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叙事文学幻想因素的发展。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可以从中清理

出中国本土想象在和外来想象结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式幻想文学的痕迹。 
关键词：《庄子》；《法华经》；玄幻；奇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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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需要想象力的，幻想能够将人类的心智伸展到现实之外，奇异的幻想空间实现了人类现实的有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33- 

限和期望的无限二者之统一。而“玄幻”本指“建

立在玄想基础上的幻想小说”，这一类小说无论是比

拟世界架构，还是创造人物经历，都是天马行空，

自由无比。我们可以把“玄”看作幽深玄妙、高远

莫测的道，即是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这是由老子提

出，再由庄子发其端的。众多的学者或是已经对《庄

子》中的幻想进行了诸多的分类和分析，或是对幻

想文学的当下进行总结，但都忽视了《庄子》作为

中国本土玄幻的开端，正是在和汉译佛经的奇幻世

界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的玄幻或奇幻文学。

本文将《庄子》中的玄幻世界和《法华经》所构造

的奇幻世界进行比较，能够看出中国本土想象在和

外来想象结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式幻想文学的痕迹。 
 
一、玄幻之《庄子》和奇幻之《法华经》 
 
《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许慎《说文解字》说：“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为

玄。象幽，而入覆之也。”这正是老子所构造的“道”

的基本特征。成玄英则作出了更为精到的阐释：“玄

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檄妙两

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

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

不滞，故谓之玄也。”这在许慎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玄”不仅仅是静止的，更具有了灵活和灵动的特

点。正是在此种思想的引导之下，老子确立了他的

“自然无为”理念。正是这种理念的引导，使得老

子的文章超越了世俗纷争而具有了形上特征，也开

启了名为“玄幻”的中国想象文学大门。但是老子

并没有进行具体发挥，倒是老子之后的《庄子》才

有了进一步诠释。但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思想总是要通过文字来实现的，

于是庄子对于“道”经验性的感受体现在他的文章

中，形成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的“玄幻”风格。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文章是与众不同的，句式错

综复杂，常常以奇崛之语制造出尖新奇特的效果。

《庄子》的寓言数目也甚多，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

些寓言所表现的超常奇异的想象力：其想象虚构，

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化

万千。这种极富表现力的叙事方式，上承老子的“玄

妙”意义，成为中国本土文学幻想的开端，也为小

说中虚构直至玄幻手法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与之相

应的，中国叙事文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则是在佛经传

入中国之后。佛经文学以其奇妙的幻想世界为世俗

人生增添了异样的色彩，甚至因为其与中国本土迥

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极具逻辑的叙述方式，为中

国文化带来了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观，并因此推进

了中国小说中虚构因素的成熟。而这是以《法华经》

为代表的。 
《妙法莲华经》即《法华经》为印度大乘佛教

的重要经典，本经传入中土，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

经文经过三次翻译，以后秦鸠摩罗什译本最为通行。

已有学者指出：“论定一部外来佛典的文学性，必须

兼顾原作与翻译两造，故除应注意它译文具有的词

章美之外，更主要的是查看经中叙述缘起、文体形

式与塑造艺术形象等方面所提供的新因素，当然也

还要考虑到它对本土文学之嬗变演进发生的实际影

响。就这么一个涉及面较广的范围内衡量，什译《法

华经》无愧是一个突出标志，它确已将原经的诸多

优胜之处成功地传送给了千千万万中国读者。”[1]

《法华经》是原始佛典转向大乘佛典的关键之作，

其文学性明显增强。大乘佛教改变了佛经的撰述体

例，由原始佛典语言的朴实无奇转向肆略铺排的文

学形式，想象虚构的欲望在文本中一览无余。“《法

华经》的教义理论很少，主体部分差不多完全是描

写诸佛陀、诸菩萨和他们的世界，他们作出的各种

奇迹：不是细小的奇迹，而是全宇宙的转变，发光，

无数的佛陀从远古的过去世界带着满身光辉出现到

来，如此等等。也许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才是真正

的宗教，与佛法理论或哲学的经典相去甚远。实际

上佛法被视为当然的，用不着多说的，虽然经常提

及（虽然埋藏在这几百页的中间，也有短短的一段

有意义的经文）。”[2]夸张奇幻手法成了“真正的宗

教”的表现手法，作用就是为佛教理论制造出在强

烈证明之下的毋庸置疑性，使得信徒产生对佛陀神

力的无限崇拜。 
 
二、《庄子》和《法华经》的幻想形式 
 
实际上，汉译佛经对中国文学影响是多方面

的，但可简化为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与中国本土

不一样的幻想方式；其二是“有因果”的幻想。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译佛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

学思维和建构的方式，并以其特有的“奇幻”形式

和本土“玄幻”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文学前进

的步伐。与本土玄幻的代表《庄子》相比，即使在

最大的特征上同为幻想，但两者依据的思想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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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这也使得二者的幻想方

式有着不一样的特征——尽管二者最终都成了中国

玄幻文学走向成熟的促进因素。 
玄幻想象的本质是什么？本文以为，在内质

上，是对于现实情境下内心体验的超越，形式上是

对于现实存在中时间与空间的超越，这两种超越的

结合，就提供了体系更为完整的理想世界。具体到

《庄子》和《法华经》而言，本文以下对二者进行

一个粗略的比较。 
（一）内心体验的宏大超越，扩大了玄幻的想

象空间 
《庄子》中的“玄幻”和《法华经》中的“奇

幻”都体现了“宏大”的特征。老庄之学在先秦时

代属于“南学”，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幻想性。同

时，由“章”过渡到“篇”，使得庄子宏大的幻想叙

事也有了一个可以描述的中心。老庄的核心观念是

“道”，“道”本身范围的宏大，使得庄子的叙述范

围有了宏大的可能。人与自然合而为一，人与道合

而为一，人的内心体验同样是宏大无边的，此种情

感自然要和宏大的自然景物相对应，如《庄子•秋水》

所描述的景象：“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

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在庄子看来，自然之所

以美，是因为它体现着“道”最根本的自然无为的

特性，对“道”的追求体现在文章中，形成了阔达

胸怀和豪迈气势。在庄子看来，语言是有其局限性

的，因此他避免从正面说理，而采用讲故事的方法

来说理，故为大言，惊人耳目，开启了“玄幻”之

端，而这也进一步为此后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

提供了自我想象和发挥的空间——这个“独特世界

体系的建立，使作品可以疏离于现实生活实存景象，

充分展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想象，建立他自己的象征

世界图景，借由心理和神话之路，完成个体的理想

建构”。[3] 
《法华经》在一开始便给出了一幅奇异而宏大

的图景：“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

万二千人俱，……复有学无学二千人。摩诃波阇波

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俱；罗睺罗母耶输陀罗比

丘尼，亦与眷属俱。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如是

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释提桓因与其眷属二

万天子俱；……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

萨法、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结加趺坐，入于无

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

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

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尔时，佛放眉间

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这是一

场隆重的法会，先声夺人，展示了娑婆世界中最为

壮观的画面。这种用奇幻的方法极力渲染出的盛大

气势，为其信徒传递了一幅崇高而神圣的画面，且

此种铺排的手法也贯彻了《法华经》整个经文始终。 
但是，《庄子》中体现出的玄幻的宏大是意念

中的，因为经验的想象而可以被无限地扩大，庄子

对现实是不满的，其实我们单凭其内部记述中幻想

内容的不一致，就可以了解到，庄子用幻想中的宏

大瓦解了现实的世界。因此，《庄子》中的幻想是解

构性的。佛教的世界则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佛都

有无数的前世和今生，时间轴被无限延长，每一个

点也可以扩大成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奇异空间。宗教

为其信徒提供的是跨越了现实时空的理想世界，因

此，宗教叙事就具有了其独特的意义，正如有人指

出：“叙事建立和维系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叙事讲述

社会的统治者、社会的法制和宗教组织等的合法地

位的来源，把这些与神圣的东西、历史的源头或将

来的希望相关联，通过一再重复，建立合法性。”[4]

正是在此基础上，佛教将自己的奇幻时间和空间无

限扩展，超出了中国本土的想象方位而伸向了未知

的世界，“一方面，其时间架构呈开放性，可以超越

时间甚至生死的限制，脱落于自然规律束缚之外；

另一方面，其空间架构呈虚幻性，往往表现为重构

空间”。[5]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想

象空间也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这些选择是超出了

中国人当时已有知识体系的，在后来的小说中便有

了明显的表现，如“入冥”、“出世”等等。 
（二）时空形式的宏大超越，贯通了宏极幽微

的玄幻想象 
《庄子》和《法华经》在“宏大幻想”的总特

征之下，描述的手段也是有差别的。庄子的幻想多

采用变形手法。如“极大和极小”：“北冥有鱼，其

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

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

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摶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此类描写

气势冲天，惊心动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有国於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於蜗之右角

者曰蛮氏”——尽写微小，曲尽其妙。再如“极美

与极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

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而《德充符》中的“兀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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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恶人哀骀

它”、“闉跂支离无脤”、“瓮㼜大瘿”等人则是外貌

奇丑，品行高洁的形象。还有现实中人的丑化或美

化。其幻想随心所欲，“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玄

幻的魅力在其中一览无余。 
而《法华经》中构筑出来的佛国庄严伟大，遍

布娑婆世界。如其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中的一

段描写：“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地皆震裂，而于

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同时踊出。是诸菩

萨身皆金色，三十二相，无量光明，先尽在此娑婆

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是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

所说音声，从下发来。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

首，各将六万恒河沙眷属，况将五万、四万、三万、

二万、一万恒河沙等眷属者，况复乃至一恒河沙、

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那由他分之一，

况复千万亿那由他眷属，况复亿万眷属，况复千万、

百万，乃至一万，况复一千、一百，乃至一十，况

复将五、四、三、二、一弟子者，况复单己乐远离

行，如是等比，无量无边，算数譬喻所不能知。”当

然，这种叙述方式也和印度人认识事物的方式相关

——“印度人认识事物，都从现量、比量等方面去

看，即亦从假说与离言两方面去看。”[6](51)而这则表

现为虚数、巨数夸饰等修辞方法大量使用。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质”和“量”是不可

分割的，“宏大”与“微小”也是相辅相成的。在《庄

子》中的玄想体现出的是单向的虚构特征，“大”即

是“大”，“小”即是“小”，尽管有所对比，但还是

缺乏贯通性。佛经中所构造的宏大的世界之“奇”

在于它实际上也是“细”的结合，正所谓“一滴水

中有三千大千世界”，由“大”到“小”——不可计

量的佛国世界构成了释迦牟尼的娑婆世界。在此种

影响下，由“小”窥“大”，由“大”见“小”——

在中国后来的幻想文学作品中即出现了“大槐安国”

之类的意象。幻想的世界可以沟通无数的空间，再

微小的世界也可以在内心经验和自我想象的境界中

被无限放大，这是中国式玄幻的新一层的境界。 
（三）幻想的超越性——提供了体系更为完整

的理想世界 
幻想的产生是有其特殊途径的，对现实的不满

或是不信任，促使人类避开现实中的缺陷，从自己

已有的经验世界中去找寻适合自己内心体验的依附

体或是构造一个完美的彼岸世界，因此，幻想是有

超越性的，想象和虚构的翅膀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

种宣泄的途径。 

庄子幻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庄子》中，

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和现实之间，万物齐同，

可以自由穿越。“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

撽以马捶，因而问之，……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

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昔者庄周梦为

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

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

之梦为周与？”“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

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於浑沌之地，浑沌

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

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

日而浑沌死。”“庄子或许是在神之后第二个挑选‘可

能的世界’的人，他让自己的选择实现在文学世界

里，从此真实世界便有了自己的挑战者，而尘世中

那些疲惫厌倦的灵魂也有了逃逸休憩的去处。……

然而实现了一种可能，意味着失去了实现其他可能

的可能。已经实现了的和那些未实现的相比，实乃

一粟之于沧海！庄子最早撩起那神秘帏布的一角，

让人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广袤的‘可能的世界’。”[7](279)

但是，庄子并没有完整地构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社会，其幻想的超越只具有“玄”零散性的特征，

我们只看到一些片段，甚至不得不自己从中清理出

其思想的脉络来。这样一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中国本土幻想发展的步伐，未有一个逻辑严密的

中心，幻想的层次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幻想的

内容也难以深入。 
《法华经》却是不一样的境况。《法华经》的

宗教超越性在于为信徒提供的一个期望中的彼岸世

界。佛陀以及佛教的庄严肃穆正是在传经者浓墨重

彩的夸张铺陈的奇幻描写中体现出来的，这也是佛

陀之伟力的不厌其烦的证明。同时，佛教的“三世

两重因果”又将这些建立在拉长的时间轴上的奇幻

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尽管佛教建立的

是一种“悬空式”的想象——《法华经》提供的彼

岸世界较之《庄子》的世界而言，已经完全脱离了

现实世界，架构在更为“虚幻”的平台上，但是也

正是由于此种想象自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因此，“在

世俗方面《法华经》满足了千百万人民要求有一个

永恒而万能的佛陀来监护世界的欲望。……人民大

众很满意地拿来作为一种非哲学的宗教的基础，崇

拜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体还在世界上拯救他们，带他

们上天堂”。[2](365) 
 
三、玄幻、奇幻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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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就佛经描摹

的奇幻世界评价说：“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无邹

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不足概其万一。”这

段话正好提及了《庄子》和佛经的比较。可见佛经

世界中奇幻佛国的描写给本土文学的“玄幻”模式

带来的巨大冲击。但也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相似

的幻想基础，中国本土玄幻想象才能对其带来的全

新元素进行全面的吸收和整合。 
从《庄子》中的“玄幻”描写，到佛经传入中

国带来的“奇幻世界”。元素是异质的，血液却是新

鲜的。无论是构思形式、表现手法，还是思想艺术

精神，中国本土的玄幻文学质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最重要的还是有“逻辑”的幻想构造。可以说，

《庄子》中的玄幻还是中国叙事文学较为低级的叙

事思维的体现——幻想对理的依附，幻想与幻想之

间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这种情况在佛教传入之后

有了极大的改变。对于“因果”的认识，不仅仅是

“情节”的出现，幻想构造的连续性也增强了，对

事物也有了更高层次的探索，虚构和幻想也就有了

深入真实的可能。“虽然一个小说家的世界的模式或

规模和我们自己的不一样，但当他所创作的世界包

括了我们所发现的所有普遍性范围内的必要因素，

或虽然所包括的范围是狭窄的，但其所选的内容却

是有深度的和主要的。”[8](365)佛经中的奇特幻想，

比起中国本土的“玄幻”，有着更为宏大的多元的幻

想空间，在拉长的时间轴上，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

形式，并且因为其严密的因果逻辑，建构也体现出

了合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夸张和奇特

的想象，也因此构造出了更多的可以自由向外伸展

的平台和空间。如六朝志怪小说中显露出来的审美

因素，已经开始体现在小说所描写的鬼神形象变化

和创作主体以奇幻为美的审美意识上，[9]这就是中

国文学对其幻想的“奇异”特色的吸收利用——正

是在这样一种传入、吸收、整合直至利用的过程中，

中国式的“传奇”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模式中，中

国古典小说的‘传奇’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沃伦所

说的‘传奇’与‘小说’二者的统一，但又对‘传

奇’有所偏重的模式，表现的是一种幻化的人生和

社会。”[10](238)同时，“经过大量以幻想观念为表现特

征的小说的积累，唐朝时期，小说的幻想观念理论

得以最终确立，正统的史学家刘知幾在谈到小说时，

也无法回避幻想观念的重要作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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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reliable Imagination to Mysterious Fantas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ought of 
Fantasy and Illusion in Chungtse and Lotus Sutra 

LI Lin  HAN Yun-bo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huangtse expresses its idea through unreliable imagin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mysterious fantasy of Lotus Sutra has promoted great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ways, we can found traces of fantasy thinking both home and abroad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fantas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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